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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周丽名下的房子，周育

才名下的房子，以及他退休

金的一部分，都被执行，用来

偿还债务。没有了住处，周

丽开始带着父母四处借住，

亲戚家、朋友的房子，无论条

件好坏，能容身即可，他们在

这9年内，搬了四次家。

在颠沛中，周丽的妈妈

患上了老年痴呆。“精神上受

了刺激。我妈性格非常要

强，以前哪过过这种生活，背

负这么多债务。”

这个要强的老人如今吃

饭、穿衣都要人伺候，走起路

来也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挪。

周丽给她喂药时，要反复大

声说，咽掉咽掉。

我不恨，但不想见也不想提到他
老父亲觉得抬不起头：做了一辈子老师，这个最疼的儿子没有教好

妹妹感慨，人都是会变的，周骥阳对金钱的热切其实自己早该察觉

周育才沉默几秒

后说，“好，终于抓

住了。”，随后又叹

了口气。

本报记者 吴朝香

视觉中国

供图

① 更 多 内 容

请 扫 码 下 载

“ 浙 江 24 小

时APP”

②注册

③ 输 入 邀 请

码“AFOS”

“像挖了个坑，把我们活埋了”
下落不明的儿子一直是周母的心病。患病的最初几年，

即便不认路不会穿衣，但下雪的时候，她还会问上一句：真冷，

阳儿不知在哪里?有一次她还高兴地对家人说，今天我见到阳

儿了，他说回家吃晚饭，你快去买两瓶啤酒来吧。

“我们没有说其他的，默默准备好了饭菜，心里就想着还

是让她保留着曾经美好的过去。”

很多时候，周丽都在想，周骥阳怎么能做出一声不响，就

这么消失掉的事？“没有任何交代，没有任何解释，这么多年，

也没有一点联系。”

事发之后的那两年，她深居简出，避免和人交往，不想听到

非议的声音，“都说我们也是骗子，也是的，谁会相信，连家里人都

被骗了呢？”她心有恨意，“恨之入骨，对这个人讨厌到不行。”

周丽形容那时候的感觉，“像挖个坑，把我们活埋了一

样，没有力气活不下去。”她不知道哥哥怎么会变成这样。

“可能离开家去读大学时候就变了吧，人都是会变的，只

是隐匿太深，我们没有察觉。”周丽事后想想一些细节，觉得这

就是变化，比如周母几年前胃癌住院时，他提议晚上不用陪

护，请保姆就好，”当时没多想，现在总觉得亲情味太淡了。”

除此之外，周丽也能感觉到周骥阳对金钱的热切，“他的

收入加上家里对他的补贴，在杭州绝对不会生活拮据。他大

概是想通过这种途径，比如能挣很多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吧。”

“我到了老年什么都没有了”
受到更大创伤的是周育才。这个儿子一直是他的骄傲。

聪明，从小成绩又好，上个世纪90年代考上上海的大学，毕业

后又分配在省级单位。

“在当年，这份工作不要太好，说说都是有人羡慕的。”周

丽说父亲对哥哥的喜爱，周边人一眼都能看得出，“只要一提

到他，就是笑眯眯的。他结婚、买房，或者只要说需要钱，我爸

二话不说就打过去。”

但这个让周育才引以为傲的儿子，在他晚年时，给了他沉

重一击。

周育才给儿子的借款都来自原来的同事，2009 年，在丽

水当地的论坛上，就有各种声讨他的帖子：这么大年纪了，还

忽悠人；一家合伙诈骗。也有自称他学生的人惊讶，当初那么

好的老师，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

“我爸觉得抬不起头，愧疚，说自己教子无方，不了解自己

的孩子。”周丽说。

“我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去过天安门合

照，也做过人大代表，说起来一辈子也算辉煌过，但到了老年，

什么都没有了。”周育才在一边感叹。这个做了一辈子老师的

老人，穿着厚厚的棉服，带着鸭舌帽，在自家客厅里，也坐姿端

正，说话声音洪亮。

儿子出事后，他一直态度坚决：周骥阳被抓，这是他咎由

自取；他还宽慰女儿，我们家就当没这个人。

最近几年，周育才也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症状，常常忘事，

有时候提到儿子的名字，他还会说这是亲戚家的孩子。但前

段时间，当听到周骥阳落网的消息时，周育才沉默几秒后说，

“好，终于抓住了。”随后又叹了口气。

很长一段时间，周育才都认为，周骥阳一旦落网，肯定要

被判处极刑了。

“我不恨了，但不想见也不想提到他”
“他逃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要面临法律的追究，何苦呢，

犯了错，就要担责，如果当初出事的时候，就能站出来，承担后

果，给大家一个解释，全家一起来承担这些债务，相互帮衬，生

活也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境地。”周丽对哥哥这种一走了之的做

法不能释怀，“我只能说，这个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

身边也有人在劝她，说周骥阳肯定不是一开始就想骗家

人的，只是做期货，有赚有赔，赔了的时候，急切想赚回来把钱

还了，但最后却越陷越深。

周丽说，人如果想给自己开脱，总是能找到借口。“我现在

也不恨了，以前有那么多疑问想问，现在也不想问了，就是不

想见他，也不想再提到他。”

这几年，周丽的生活就是单位和家里两点一线：早上出门

前，帮父母把午饭做好热在电饭煲，晚上一下班，就要急忙忙

回来，做饭，清理妈妈的衣物。“我已经没有社交活动了，单位

组织的活动也不去参加，哪儿也去不了。”

周育才则把照顾老伴当作自己余生的任务，他对女儿怀

着愧意，“我不能拖累她，我管好老太婆，就能减轻她的负担。”

至于儿子，这个年近 80 岁的老人说，“我不去见他，不想

见，没什么说的。”只是，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声音略略发颤。

（除周骥阳外，均为化名）

周骥阳是杭州首名归案的全国“百名红通人员”，浙江第

4 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也是迄今为止归案的全国第 50

名“百名红通人员”。

周骥阳 1970 年 6 月出生，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工作人

员。2006 年至 2008 年，他以合作开发房产项目、低价购买公

司法人股、保底投资期货买卖等名义，骗取多人资金 1 亿余

元，其中部分资金被转移境外用于操作香港期货。后经公安

部门侦查，发现周骥阳在香港的期货账户在其外逃后还有资

金被支取。2008年9月27日，他从原单位辞职。2008年12月

24 日，他疑似出逃境外，踪迹全无、音讯渺茫。2009 年 1 月 8

日，杭州市公安局对周骥阳立案侦查。

他自视甚高，喜欢研究期货，实际上并没有通过炒期货赚

到多少钱，却因此欠了许多人的钱。线索显示，周骥阳潜逃之

前，曾经把存在银行的黄金一次性以金条的形式提取出来，有

几公斤之多，价值数十万元。据了解，周骥阳确实带着这么一

笔钱财，但是却从未舍得挥霍。他逃亡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

非常拮据，被警方在辽宁找到时，他栖身小城的建筑工地，靠

打零工生活。当过出海渔民捕鱼、建筑工地打零工⋯⋯9 年，

东奔西走的逃亡生涯对于周骥阳而言，可谓异常煎熬。

他随身带的金条从不舍得花

周骥阳案情


